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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运动的历史发展及其相关  

 

樊子晴 

 

“今天，一个运动正在形成，在我看来，这个运动不是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迷失在其中的
‘更多的性’和‘更多的关于性的真理’的潮流的逆转，而是快乐、关系、共存、依恋、爱情和
精神强度的其他形式的创建——我不说是‘重新发现’。”福柯曾在1977年这样论述过同性恋解
放运动。 

同性恋（homosexuality），最常见的一种性变异。对同一性别的成员有强烈的心理和感情依
恋，并发展到同性之间发生性行为。心理学的证明，人类的性欲指向是多元的，既可以指向异
性，也可以指向同性，甚至可以指向双性。指向异性者，称为异性恋；指向同性者，称为同性
恋；指向双性者，称为双性恋。人类中大多数都是异性恋者，只有少部分人是同性恋或双性恋
者。在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性恋行为被看作是反常的、病态的、甚至是罪恶。因此对
同性恋采取了歧视和压制的立场。在一些地方，将同性恋者投入监狱，或把同性恋者送进精神病
院，让其强迫接受治疗。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消灭同性恋。这促使人类重新认识同性恋现
象，寻找同性恋的发生原因。继续把同性恋看作是犯罪或者精神病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也不能
因为同性恋者是少数人而歧视或在社会生活中排斥他们，应该把他们也视作社会的普通成员，同
时应该对同性恋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和探索。 

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
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无论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还是在远古时代，都是
如此。 

在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调查当中，除了对单个国家和社会的研究之外，还有大量综合性研究。
对135个社会中的120种文化的调查统计表明，48%的社会反对同性恋；8%忽视同性恋；27%接受同
性恋；在其余17%的社会中，同性恋是符合传统的普遍大量实践。关于这些社会中参与同性恋活动
人数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83%的社会，不到20%的人有同性恋活动；有15%的社会，20%
~50%的男性有同性恋行为；另有3%的社会，50%以上的男性有同性恋活动。福特和毕奇研究了既有
的人类学文献，发现在76个原始部落中，有49个部落把同性恋视为正常行为，三分之二的部落认



为青春期同性恋是正常的，20世纪，有三分之二的社会似乎默认了同性恋活动。事实上，几乎找
不到完全没有同性恋现象的社会。可以说明，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
式。 

同性恋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是主流社会所鄙弃、排斥甚至禁止和打击的对象，有很多人是以
不公平的态度来对待同性恋的。异性恋主张者认为：同性恋是人们的变态性行为，应予坚决取
缔。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同性恋婚姻在道德和意识上都不能容许，而是婚姻代表着人类自身的
繁衍，其子女的生育与抚养，同性恋根本无法实现；三是婚姻结构自然地要求异性相互补充，并
以此为前提。在目前，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舆论中，与异性恋相比较，同性恋都处在一
个十分窘迫尴尬的境地。 

有学者认为，“缺少防御机制的文化易被消释和压制。对既定文化的防御和对平等的坚持一
样，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因此，60年代反叛文化采取政治行动就很自然了。”60年代后期的新左
派运动由原来的社会改革走向政治革命，开始把直接行动与社群组织联合起来，采取激进的意识
形态立场。与此同时，同性恋社群的政治自我意识促使同性恋者决定与法律、宗教和医学上关于
同性恋的消极理论决裂，摆脱过去的孤立和边缘状态，进入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主流。石墙骚乱为
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 

1969年6月27日，警察对纽约格林威治村克里斯托佛大街石墙酒吧的袭击引起了同性恋的抗
议，约有400多名同性恋高呼“同性恋权力”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一事件是同性恋运动的转折
点，标志了相对沉寂的同性恋运动时代的结束和同性恋权利解放运动时代的开始。1969年7月底，
纽约成立首次用“同性恋”为组织命名并和对“解放”的呼吁联系起来的同性恋解放阵线（The 
Gay Liberation Front），它自称是新左派风格的革命组织。石墙骚乱的斗争口号和同性恋解放
阵线迅速在全国激进分子中扩散开来，不到一年，同性恋解放群体组织扩散到了全国的校园和城
市，同性恋解放运动正式诞生。 

石墙骚乱能够激起全国范围内同性恋们的抗议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60年代激进运动已激
励大部分美国青年。为了使自己的存在为人知晓，同性恋解放分子几乎参加了所有青年激进分子
的抗议活动，把自己看作是60年代激进主义的组成部分，创建自己的同性恋反文化。男同性恋解
放分子和同性恋斗士们的动机相同，但对美国社会的不满推动了他们采取前辈们不敢采用的大规
模游行示威的策略。1970年纽约警察袭击酒吧，在大街上搜捕同性恋，激起数千同性恋男女从时
代广场到格林尼治村的示威游行。 

作为政治力量，新左派在同性恋解放运动出现后不久就解体了。但同性恋解放运动在整个70
年代方兴未艾，进入后石墙时代（Post–Stonewall）。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几乎都是大学
生，大多数卷入过60年代其它激进运动而未加入过同性恋组织，“对他们来说，同性恋解放运动
只不过是新左派、反文化、黑人权力和女权运动的逻辑延伸。”石墙骚乱代表了同性恋政治和思
想意识上的关键性分野，同性恋男女自我界定在后石墙时代经历了重要转变。 

后石墙同性恋解放运动（Post-Stonewall Gay Liberation）的规模和社会影响都使前辈的奋
斗相形见绌。他们大胆质疑社会权力结构，在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问题上努力争取自己的权
利。 

同性恋解放运动迅速扩展到世界各国。同性恋者在西方各国举行集会游行，要求废除有关禁
止成年人之间在互相统一情况下进行同性性行为的各项法令，并呼吁停止对同性恋者再就业、贷
款、住房、公共设施提供方便及其他生活领域的种种歧视。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社
会容忍或接受同性恋行为。 

1970年2月，约有1万名同性恋男女从格林尼治村到中央公园示威游行，纪念石墙骚乱一周
年。 

1970年10月，奥布雷·瓦尔特和鲍勃·迈勒斯发起成立了英国同性恋解放阵线，开始把同性
恋引入人权范畴。同性恋者采取激进立场同主流社会对抗，他们质疑传统的父权社会结构，开始
在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方面争取自己的权利。 

1971年6月27日，50名同性恋者穿过美国曼哈顿向中央公园进行的“同性恋大军”活动，不仅
成人同性恋组织有代表参加，而且还有大学校园的组织，包括来自哈佛、哥伦比亚、拉特吉尔斯



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组织参加，他们要求废除惩治同性恋者的法律，期待获取同性恋与异性恋
平起平坐的权利。美国、英国等许多西方国家对此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让步。法国在1999年1月还通
过了一项法案，称为“同性恋者公约”，此公约类似异性的婚姻法则，法案称，如果一对同性恋
人签署了该公约，就像一男一女组成了家庭，双方享有财产继承等权利，在法律上还规定同性恋
和异性恋都是平等的。荷兰也早于法国通过了类似公约，为同性恋争取到应有的权利。 

1971年，第248条例遭到废除，标志着荷兰同性恋运动的巨大胜利，此时同性恋已经进入公众
语汇，同性恋者开始纷纷在各行各业亮相，他/她们向公众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要求自己的天
赋本性受到尊重。在此同时，同性恋者之间的联系和联合也日益加强，并形成了类似于美国的
“同性恋居住区”。虽然有人认为这种居住区的形成仿佛造就了一道警戒线，使同性恋者与社会
隔绝——即使有些反对者会说“我不想管你在那个角落里干什么，只要你不出来昭彰就行”——
但同性恋者确实在居住区内享有极大的个人生活自由。 

同性爱联合组织在开展大众教育的同时，也派出游说者在政府部门层层上述，反复讲明赋予
同性恋者平等权益的必要性，最后终于说服了荷兰总统，使他敦促政府在八十年代颁布了未婚伴
侣登记法，使包括同性恋伴侣在内的未婚伴侣享受到类似于异性恋夫妻的平等权利。虽然后来艾
滋病的猖獗使同性恋社区蒙受了非难，但对疾病的共同抵抗不仅加强了同性恋社区的团结，使社
区进一步扩大，而且赢得了更多的异性恋支持者。 

1998年元月始，荷兰的同性恋婚姻被正式合法化，即同性伴侣可以象异性伴侣一样登记结
婚，在今年之内政府也将赋予同性恋者的孩子抚养权。从法律上赋予同性恋伴侣完全等同于异性
恋夫妻的权益，荷兰在全球打开了先路。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一样，可
以在公众场合示爱而无人见怪，人们日常谈话涉及到同性爱情时，也如谈论异性爱情一般自如，
可谓见多不怪。荷兰在这方面的进步表明，对于同性恋的宽容只是个社会习惯的问题。 

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同性恋从精神错乱的名单中除去，改变
了近一个世纪的同性恋病理化立场。 

70年代后半期，同性恋自由日（Gay Freedom Day）事件席卷美国12个城市，参加者逾百万，
同性恋组织也从1969年的70个发展到70年代末的数千个。 

许多国家也都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自豪日的游行。 

每年6月30日，在多伦多市进行世界范围的同性恋者狂欢，这一天被定为“同性恋自豪日”
（Pride day），在那天，世界各地的同性恋及其支持者在这里游行，希望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
视。 

每年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澳大利亚悉尼市都举行同性恋大游行。 

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及之后，同性恋者通过大规模的游行和狂欢等方式，追求更为平等的
同性恋权利。 

下面列举一部分近几年的同性恋游行活动。 

1994年4月28日，东京举行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同性恋自豪大游行。 

2001年3月18日下午，海滨城市大连，同性恋者举行了游走滨海路活动。 

2002年6月3日在巴西的圣保罗，约四十万人参加今年的同性恋大游行，人数比上一年多出一
倍。圣保罗市长在主持游行仪式开始时说，圣保罗市以维护同性恋者权益为傲。有很多同情同性
恋人士参加了游行。 

2003年1月~2月，澳大利亚在墨尔本举行同性恋节。 

2003年3月1日澳大利亚，悉尼25岁男女同性恋者举行疯狂大“派对”——一年一度的大游
行。 



2003年6月20日，在以色列人舞蹈节期间耶路撒冷的同性恋者们组织起来举行大型游行活动。 

2003年6月28日，在欧洲一些同性恋者的组织下，大约有150万人在多个欧洲城市大游行，呼
吁给予同性恋者更多的权利。另外一些美洲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巴拉圭的“同行”也举行了声
势浩大的集会。柏林当天有约60万人参加游行。在巴黎，也有50至7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社会给
予同性恋者更多宽容。同一天，印度、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等地也举行了规
模不等的类似游行。 

2003年11月1日，台北市街头第一次出现同性恋游行队伍，至少有四百多位同性恋及支持者参
加。要求社会要看见同性恋的存在，进而消除歧视。 

2004年6月27日，第35届同性恋大游行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举行，参加者用奇异的装
束、彩车、表演和歌舞尽情展示，以期引起社会对同性恋更多的关注。 

2004年8月底，英国曼彻斯特举行了同性恋自豪游行，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有70对同性伴侣举办
了集体同性婚礼。这是英国历史上迄今为止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同性婚礼，虽然婚礼不具有法律效
果，但主办者希望能够借此引起人们对于同性伴侣的关注。 

2004年10月16日，香港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同性恋游行。大约有一百名同性恋者聚集在兰
桂坊的街道上进行游行活动，向社会表达他们的主张。 

2004年11月6日下午，由台湾同性恋团体自发举办的第二届“同志大游行”在台北展开，参加
游行的有60多个同性恋团体，近千名的同性恋在台北市中心集会。同性恋者向社会各界呼吁尊重
同性恋人权，并创造尊重差异的多元社会。这些团体包括性别人权协会、同志咨询热加、教师同
盟、全省各校园代表等团体，还有许多民众。 

2004年12月11日，菲律宾人在马尼拉庆祝年度游行会“尊严游行”。成千上万的男女同性恋
者、变性人汇集一堂，共同捍卫他们的权利，并提倡建立反岐视法案。 

2005年6月，大约2500名同性恋者不顾华沙市长的禁令，走上街头游行。他们高举“同性恋不
是恋童癖”和“社会和正义为所有人”的牌子，在波兰国会前集合，然后步行至文化宫。 

2005年6月12日，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同志自豪月庆祝活动。在中国各地的男女同
性恋者在这个月中以各种不同形式庆祝自己的节日，北京、沈阳、福州等不同城市的男女同性恋
者，在这一天，以同时放飞风筝的形式庆祝自己的节日。 

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将在2005年9月15日至10月15日之间在北京举行。这将是在中国境内
首次举办的同性恋文化盛会。 

在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不是来自中产阶级的温和抗议，相反，它是激烈的街头冲突。同性
恋解放阵线的成员在反抗中显得过于激进。在这点上，他们不同于50、60年代的同性恋平权协会
成员。他们为自己是同性恋而高兴，也丝毫没有羞耻感。他们把自己真实的想法都表达出来，像
女性主义一样，他们否定男性主义，并且试图从家庭、婚姻和财产方面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 

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出现可以说是反文化潮流的产物。反主流文化的人士和传统同性恋改革
家，过激的女性主义者和黑人社会活动家都参与其中。在70年代及80年代，同性恋文化群体也积
极参与了同性恋解放运动，争取政治上的权益。 

同性恋运动可以被解释为对当代世界中一种主体形成形式的反叛，是对既存权力结构的挑
战，对于把个人定义为某种特殊身份、固定在某种社会地位上这种做法的挑战。 

60年代和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为性领域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其中最明显变化就是放松
了对同性恋的禁忌。其他变化还包括：第一，对女性性欲的接受；第二，反生殖哲学的发展，性
的主要目的不在是生殖，而是快乐；第三，对人类性行为的多种可能性的越来越广泛的承认；第
四，对新的性形式的有组织的宣传。虽然一直有许多个人在实践各种各样的性行为，有组织的群
体行为却是新出现的，如从德国发起的天体运动；有组织的同性恋活动等。尽管早在1980年，艾
滋病引起普遍关注之前，就有右翼道德主义者说：我们将看到道德秩序的回归和胜利，左翼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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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挑战势头依然强劲。 

同性恋者权利运动为理解同性恋增加了更多的变数。他们把歧视同性恋与政治压迫联系起
来，在反抗“同性恋恐惧症”的同时，对同性恋作了全新解释。他们把同性恋视为一种生活方
式，以对抗父权制的传统观念。90年代后出现的“酷儿理论”更是异军突起，既挑战对同性恋的
污蔑，又反对肯定同性恋的主张，向一切“正常”、“常态”以及既成规定发起攻击；他们反对
“存在”只强调“行动”、主张“建构”而反对“本质”。总之，他们始终坚持用“同性恋行
为”来说明同性恋者，而不是把同性恋者固定化，使之成为某种“本质”或“身份”。 

从古到今，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有过三次改变：最早从宗教意义上的罪人和法律上的罪犯改
变为病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转变，因为这样他们从被诅咒和镇压的对象变成需要理解和帮助
的对象了。第二次转变是承认它不是病态，而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个人倾向；
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在许多国家合法地位的获得，又发生了第三次转变，即认为它不过
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 

同性恋群体作为亚文化群体长久以来始终漂移在社会制度的边缘。社会对待游离于文化主流
之外的同性恋亚文化，经历了从迫害、漠视到宽容的漫长历程，同性恋运动也经历了从沉默妥协
到现身抗议的发展轨迹。宗教罪恶论、法律犯罪论和医学病态论作为束缚和困扰同性恋的三大理
论势力和歧视同性恋的三大意识形态，虽然没有销声匿迹，但影响日衰。 

同性恋的文化特征和历史经历根植于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在客观条件和主观选择的双
重影响下表现了妥协与反抗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同性恋组织群体不但凝聚了斗争的力量，而且限
定了同性恋表现的特定形式，提供了同性恋生活的一种尺度。作为当社会的一支反叛力量，同性
恋运动给社会带来的冲击，促使人们重新考虑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个人的地位及其存在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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